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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和白军君先生素不相识且至今未曾谋

面，而对他的了解始于对他笔下文字的欣赏。我

知道他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当然这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写的东西与众不同，文字经得起

推敲，思想耐得住品味。然而，当几个月前白先生

应约在《吕梁日报》就《诗经》中的篇什进行系列解

读的时候，我还是在期盼之余替他捏了一把汗，因

为对生成时间早的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的人已不可

胜数，这无疑给后人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高标。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白先生因积淀有年、思出

于己而做到了独出机杼且不负众望。他的开篇之

作聚焦《关雎》，慧眼独具地提出“为什么是荇菜”

的问题，并从美学的角度予以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深化了人们对古代爱情的理解；而随后对《蒹葭》

的解读，他也抓住了“伊人是谁”这个锁钥，经过分

析而得出“怀旧之作，主旨不出恋人离别后的苦

痛”的结论，坐实了中国爱情“道阻且长”的文学源

头。特别是第三篇《“硕鼠”就是鼠大爷》的横空出

世，更让我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他对“硕鼠”

的正名出人意表一如石破天惊。

众所周知，关于《硕鼠》主旨，《毛诗序》认为刺

国君“重敛”，而朱熹《诗集传》则认为刺有司“贪

残”，两说貌似不同，但所刺对象虽有“昏君”和“贪

官”之别，“反抗奴隶主剥削劳动人民”之意则毫无

二致。而后世皆沿袭此说，就是当今中学课堂和

大学文学史教材也均无一例外地以“刺”说为圭

臬。对此白先生颇不以为然，他不仅首先通过

“‘硕鼠’食黍、食麦、食苗，所食之物都是植物，只

有田鼠的食性才是这样子”的推理，有理有据地否

定了“硕鼠”就是“大老鼠”的习惯性看法，同时通

过对该诗诞生地魏国（今芮城）农业发展史中鼠灾

严重史实的考察，和对民歌创作者文化基础和生

活依据的分析，旗帜鲜明提出“’硕鼠’就是鼠大

爷”这一论点。在他看来，《硕鼠》不过是人类在农

业生产和发展史上试图征服自然或曰“与天斗”

“与地斗”时“与鼠患斗”的一曲长歌，其间警告和

哀求、愤怒和祈祷、悲痛和抗争等诸多矛盾情绪真

实而又和谐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该诗特有

的多声部的艺术交响。

白先生无疑是大胆的，因为要让读者从先入

为主的前人陈说或曰成说中解放出来并不容易，

而且也容易招来物议。事实上，白先生文章发表

之后，有一些在中学或高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

就和我说过他们或平和或激愤的不同看法。我理

解这一切，因为“诗无达诂”是文学鉴赏的基本常

识，而见仁见智更是文本阐释的常见现象，仅以

《诗经》开篇之作《关雎》为例，对其主旨就有美“后

妃之德”和“后妃求贤”、刺康王晏起、贵族贺婚歌、

恋诗及求贤登诸多不同的理解，而鲁迅当年也曾

说过：“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

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

秘事。”更何况，如若我们自己也曾自信满满地按

照教学参考书向学生们讲授过《硕鼠》反映了阶级

矛盾的话，让我们突然否定自我而接受新说，不仅

需要见识和能力，也需要胸襟和雅量。不过，就我

而言，虽然也曾在三尺讲台向学生们讲授过《诗

经》，但却对白先生的论断表示理解和赞成，这不

仅因为我欣赏他的探索精神，更因为他的说法可

能更接近文本本义。

众所周知，诗三百篇，由于其篇幅短小语言简

约，本身就给人留下了较为广阔的诠释空间；而汉

兴之后确《诗》为“经”，汉儒便以美、刺说诗，把文

本由独立自足、情感丰沛的本体，转换为某些本质

上外在于诗歌的儒学政教伦理的喻体，于是外加

于诗的曲解误解的尘垢，便在与时渐增的同时，也

呼唤着人们的清理。正因如此，虽说“诗无达诂”，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形象大于

思想”，但是对文本本义的追寻却始终是文学研究

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宋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就

将《诗》义归纳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和

经师之业，并对四者进行了“本”和“末”的区分，充

分体现了他对“诗人之意”即作者作品本意的重视

与探究。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仍把“圣

人之志”和“诗人之意”并视为“本”，这不仅导致了

“二本”两元之说，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察其美

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的圣人之志的体察往往

游离于诗文之外，实是援引世俗观念和政治理念

解诗，虽丰富了对诗可“喻”之意的理解，却影响着

对文本本义的解读。好在以姚首源为代表的清代

独立思考派学者，对汉儒和后来的程朱理学都提

出质疑，跳出了沿袭已久的政教化说诗理论的束

缚，以疑古勇气、实证精神、诗人意味去追寻诗歌

的本义，力求通过“涵泳篇章，寻绎本义，辨别前

说”还“原诗之真面目”。而现代意义上的《诗经》

研究，正是接续清代独立思考派“以文学说经”的

思路，通过对《诗经》经学性质的消解以及对文学

性质的确认开始的，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郑振

铎、闻一多、郭沫若，无不如此。当然毋庸讳言，现

代启蒙学者和共和国成立后所撰文学史，无疑多

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凡谈及古代文学作品主

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沿袭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于是

中学课堂上讲述《硕鼠》《伐檀》便至今率由旧章，

作品都成了反抗阶级压迫的产物，惯性思维和本

本主义使得返璞归真并非易事。

正因如此，白先生的辛苦和见解便十分值得

尊重。不是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就不可以或不可

能有反抗剥削的作品，而是说以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文艺理论为指导在“实事”基础上的“求是”的

确十分重要。回到《硕鼠》，民歌不过是“饥者歌其

食，劳者歌其事”而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自然

灾害严重的地方，劳动者把人与自然的斗争形诸

歌咏情通理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如喻体

是奴隶主，“食黍”、“食麦”之后食其它果实尚可理

解，而“食苗”何以落实？莫非是奴隶主的生活也

到了食苗而生的窘境不成？倘若是，该诗的讽刺

力量也恐怕就大打折扣了，而这显然不是刺贪、刺

君、刺政说者的初衷。更何况，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没有多少人敢率性地

将文学的标枪直接掷向统治者，我们怎么能脱离

文本和历史真实而“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地让几千

年前卑微的奴隶去膺此重任？不错，作为读者，可

以对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包括理解为刺贪刺虐刺

君，但请注意这不过是《诗经》“兴、观、群、怨”社会

价值中“兴”和“怨”的体现，而并非文本的本义。

文本的本义是“本体”，而此外见仁见智的理解不

过是“喻体”，我们可以存“刺君”一说以供参考，但

不能囿于陈说以“喻体”遮蔽“本体”本义，更不能

简单地将“喻体”定于一尊，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

不符合文学研究正本清源的要求，也违背了文学

鉴赏“诗无达诂”规律，未必是对原始作品和文化

遗产真正的尊重。

作为对《诗经》作品的系列解读，白先生的奉

献显然不止于此。在《车人赞歌》中，他从《伐檀》中

读出了古代从事造车行业的“车人”对自己劳动的

自豪与礼赞；《棠棣花》则一如既往地抓住独特的文

学意象，分析了《采薇》因戍卒忧时伤事、爱国恋家

而催生的沉郁与悲慨同在、哀伤与豪迈递进、思归

与战斗并举的复杂情感和深广意境。而从第六篇

文章起，他将关注的目光由农人、车工、士卒的生活

再次转移到《诗经》里最多的爱情故事中来，“一瞥

惊鸿”自然“情动河边”，纵然“流水无情”却仍“滨水

狂欢”，“窈窕”的身影出入“东门”且浪漫于“山”

“隰”之间……白先生用他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有“去

伪存真”的深意存焉的系列文字，给我们铺陈展示

和演绎了本色自然而真情饱孕的中国爱情的古典

华章。白先生的解读，不仅将“诗”成“经”后所蒙的

尘垢拂去不少，同时也让我们从文学言语层面切

入，逐步深入到文学形象、文学意蕴、哲学意味和审

美意蕴层面，在《诗经》多维立体的审美结构和艺术

堂奥中探精测蕴。如果说前者是内容上的返璞归

真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艺术上的还“经”为“诗”。作

为诗人，他在用诗的语言、诗的逻辑、诗的艺术解读

诗作，他善于“披文入情”，对每一篇作品的理解都

清醒精准且深刻充分地把握住感情的脉络，并常运

用音乐术语进行易为人知的类比阐释；而在《山隰

有某》中，他则指出了“山”“隰”隐喻男、女的艺术特

点，这和大家熟悉的以“打鱼”“钓鱼”隐喻求偶、以

“烹鱼”“吃鱼”隐喻合欢、以“饥”隐喻性需求得不到

满足、以“食”隐喻性行为、以“饱”隐喻性行为的满

足等一起，有助于大家对《诗经》内容的深入理解和

对创作手法及其规律的进一步掌握……

古人谈及儒家经典著作，常用“六艺经传”一

词，“经”指诸如《诗经》之类的经书，而“传”则是指

阐释“经书”的文字。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的

著述数以数千计，存世的也有一千多种，它们经岁

月长河的淘洗不乏经典之作，但仍给后来者研读

《诗经》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白先生曾和我谈及，

于中文而言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班出身，可在

我看来这倒让他有了不轻入前人窠臼的优势；而

他过去以自强谋生立业的经历，使得他纵是读书

为文也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奋斗勇气和钻研精

神；尤为难得的是，他在文字文学方面本就不无天

赋，而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事和作品更

容易有深刻且不循常规的体察与理解。正因如

此，我希望着看到他更多的解读经典的文字，因为

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传承中华经典文

化善莫大焉。至于其文字流传的广度和历史久远

度，无疑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继续不懈的钻研，同时

也需要读者诸君的关心和关注。

我突然想到，文学作品犹如美人，她需要爱她

的人的理解与欣赏，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而研

读文学作品的好的文章，同样也需要知音，因为

“兰蕙本为空谷品，花香独契素心人”；而真正的知

音，都有“静”的心境和“敬”的心态，在世风浮躁的

当下尤需如此。我也想到前两天白先生和我微信

谈及他写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曾引用明人童佩

的诗句回复他：“花气惟春识，书声只鹤闻。传经

君独往，弟子候河汾。”我权将这两句诗作为本文

的结尾，“花”“书”者，既指《诗经》作品，也指“传

经”的白先生的文字。我同时摘引其中一句作为

本文的题目，“题”古义为额头，“目”本义乃眼睛，

而文章“题目”更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

策”。我以此为题目，其意正是在呼唤更多善解人

意的“春”和“鹤”……

版画家陈国虎，艺名虎子，出生于临县碛口镇。碛口

古镇风姿多彩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韵味无穷的晋商

故事和风俗逸闻，古韵悠悠的古街巷、古店铺、古码头、古

村落，黄河百里画廊之惊世画卷，古色古香的李家山、西

湾民居建筑，成为他版画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晋绥版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经历由粗犷到

细腻的转化、由黑白到套色木刻之演变历程。鲁迅作为

中国新兴版画的领头人，曾形容木刻版画：“一副铁笔和

几块木板”，便可以发展的“蓬蓬勃勃”，而又可“一版多

印，行远及众”。著名的木刻版画家有牛文、力群等，他们

是虎子学习传承版画的榜样。

品读虎子版画，从单幅创作的角度看,其构成要素、

类型、版面设计和色彩都比较讲究，且能全面展现黄土风

情及窑洞的艺术价值。从实用角度看，极具装饰性，其特

殊之刀法韵味，让国内外藏家们看的爱不释手。而绝版

套色木刻是虎子创作生涯中的一种新趋势，以自己的制

作技法扩大了版画的范围，尤其是在传统窑洞聚落建筑

表现上，层层递进，手法独特，他对黄土窑洞套色木刻的

艺术形式表达，可谓超越了一般油画与国画之效果，一些

画家评价“碛口套色版画”的创作程序和审美意识都得到

了大大的突破。

虎子版画之代表作《碛口套色版画》，从大四合院到

窑洞遗址，从黑龙庙到古码头将作者艺术情感、情绪的变

化表现于套色木刻版画中，既彰显了民居窑洞文化，又刻

画了庙宇和晋商码头文化，色彩彰显有度，层递分明，极

具版画之功效与质感，赋予人以实用性、观赏性，增进人

们对碛口古镇悠久历史与黄河风情的了解。

汾阳虾酱炒豆腐，起源于何时，发源于何地，的确难

以考证。但汾阳人都认为这是道汾阳名菜，也是汾阳考

验厨师水准的首选菜品。于我而言更是舌尖上的最爱，

我奶奶做的虾豆腐更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

奶奶做虾豆腐与饭店厨师不同，自成一派，独具特

色。首先是豆腐必去太和桥打，老派汾阳人从不说买豆

腐，都说打豆腐或割豆腐，以冀村和三泉的豆腐最佳，虾

酱则派我去府学街西口的六门市或鼓楼北的糖酒副食商

店去买，一般是拿个罐头瓶瓶，专买柜台下面黑瓷瓮瓮里

装的散装虾酱，里面还有不少虾兵虾将的残骸。这种虾

酱闻着臭吃着香，味道最正宗。

我奶奶做虾酱豆腐是葱切丝蒜切片不放姜，豆腐焯

水时间长。比麻将块略小的豆腐，越炖越嫩，最好的状

态是白白净净，颤颤巍巍，浑身是沙眼，开水锅里捞出

来后直接放进凉水碗中，这样豆腐才紧致不会散，然后

把虾酱用热水化开打散，锅中热油炒香葱蒜，趁热倒入虾

酱，油锅中虾酱嘶啦作响，翻滚冒泡，再把控了水的豆

腐倒进去，大火翻炒三二分钟，最后勾点薄芡，一道眨眼

冒泡，烧人烫火，让人垂涎欲滴的汾阳虾豆腐便大功告

成，这是我至今最美的舌尖记忆。奶奶过世后，得了奶

奶真传的老母亲，更是把虾豆腐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

家人平日小聚春节团圆，老妈的虾酱炒豆腐肯定是压轴

大菜。

我八十年代在县政府办参加工作后，朋友同学聚会

吃饭，单位同事加班用餐，虾豆腐肯定是我的必点之菜。

记得最常去的就是太和桥南口的秀玲饭店和耀生饭店，

还有朱老九开的天龙饭店。那时每月只有五十多元的工

资，每次聚餐块儿八毛钱的虾豆腐总要炒上三五盘。进

的门来对饭店老板吆喝一声“动个海味”，老板马上就心

领神会。曾经还出了个笑话，汾阳城里刚刚时兴上吃王

八时，有一次我请大伙吃饭，进门就对老板说动个海味，

老板故意使坏，对我说：“那就来个王八？”我只好问他：

“真的有咧？”他说：“有咧！”我急中生智说：“那就炖个八

斤重的王八。”他一咧嘴说：“这个真没有。”我连忙说：“那

就还是虾酱炒豆腐吧！”大伙笑作一团。至今老伙计们吃

饭时这件事还是谈资笑料。以后吃饭，只要有我在座，虾

豆腐肯定是必点之菜。

九十年代以后，到外地出差旅游，不少饭店都有了虾

豆腐这道菜，而且还与时俱进，衍生出了虾酱豆角、虾酱

莴笋等等，但我怎么也吃不出汾阳虾豆腐的味道。随着

年龄的增长，却竟在虾酱豆腐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哲理，你

想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开水里煮，凉水里漂，热油中翻滚，

虾酱中浸润，方成美味，让人赞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美食。有人说

一道虾酱豆腐暗合着汾阳人的诸多性格，外表平和内心

炽热，既爱面子更有里子，简洁不简单，内秀不张扬，我深

以为然。特别是年近花甲等待退休的我，每天中午回家，

老婆炒个汾阳虾豆腐，切个三泉凸凸肉，调个绿豆旋粉，

拌个粉丝豆芽，抿上二两老白汾，咥上碗三色面抿尖儿，

一日足矣，夫复何求！

花气惟春识 书声只鹤闻
——读白军君先生解读《诗经》系列文章有感

□ 成锡锋

汾阳虾豆腐
□ 文峰

虎子版画
□ 解德辉

细细想来，平凡如我者无处不

逢考，考试如影相随了几十年，谓之

考试人生并不为过。而考试前后的

种种场景，回想起来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中考结束，得知分数达到

师范录取线后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但很快又犯起了愁，因为入校后还

要进行一次艺术测试。据说测试不

及格者，同样会被返回原籍。我在

家乡的小学初中读书时，音乐美术

课常常被其它主科挤占，可以说对

所谓的画画唱歌简直一窃不通。不

通归不通，为长远计硬着头皮也得

上。所幸初三班主任体谅我们的难

处，利用个人关系找来美术音乐老

师，为我们几个考取师范的学生进

行为期一周的集中辅导。

歌曲呢，我就选取了旋律简单

的《小草》，而素笔画就以农民用的

锄头为临摹物。这一歌一画也就

是 入 学 要 测试的内容。老师鼓励

说，你们都是可塑之材，切不可掉以

轻心因小失大。我深以为然，毕竟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考上中专也

是很不容易的。于是，每天早起我

就一个人跑到村外的庄稼地，把刚

刚结穗的高粱秆当作观众，像演员

淘嗓子那样吼呀唱呀练呀，“没有

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

道的小草……”一字一句，反复练

习，时间长了竟也见到成效，慢慢跟

上了节拍和音调。而对于熟悉的锄

头 ，从 阳 面 阴 面 两 个 侧 面 仔 细 揣

测，认真临摹，草纸画了一张又一

张，最终立体感凸现，就像父亲使

用过的一样真实存在！俗话讲，有

志者事竟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只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就

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克服不了的困

难。最终，在入校测试中，我顺利

过关。

上中专后的第一年，有一次班

会上要求口头作文。我事先下足了

功夫，光稿纸就写了满满五页，并且

死记硬背，自认为烂熟于心。那天，

同学们按学号轮流登台，大家神态

自若，临场发挥得都比较出色。当

点到我的学号时，我的心“突突”的

跳得愈发激烈起来，满脸憋得通红，

腿部发软似有千钧压力。好不容易

站到讲台中央，面向四十多名同学

就像面向黑压压的一片森林，脑袋

瞬间一片空白，口唇嚅嗫着只讲了

一句“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演讲

的题目是………”便没有了下文，我

窘迫难当，手脚无措，当时真恨不能

有条地缝钻进去。所幸同学们愣怔

一会后，便用掌声把我请下讲台，班

主任也适时为我解围：“雷同学下次

再为大家做精彩演说！下一位同学

上台……”

一次自修考试是我印象最深的

一次考试。那时监考并不严格，手

机还没有普及，也没有金属探测仪

搜身，虽然规定不准携带书本字条

入内，但不少考生视若罔闻，腰间

腋下裤兜里塞得满满当当，监考老

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个顺水人

情。而我早己习惯中规中矩，不让

带的书本小抄坚决不带。有一次考

试，就偏偏有一题冥思苦想也答不

上来。眼见得其他考生翻书的翻

书，抄夹带的抄夹带，脸上还露出

暗自窃喜的神情。我心里虽然发毛

有些着急，但仍然克制恪守不为所

动，既不左顾右盼寻求帮助，也不

搞抄书抄夹带的小动作。监考老师

起初还在教室里来回游走，做出全

程监督之状，后来干脆杵在教室门

口，眼睛径直向外，与别人拉呱聊

天了，偶尔向我投来不解甚或疑惑

的一瞥！我纹丝不动，独自思考，

此刻却变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仿佛

不合流另类的是我，调皮捣蛋的是

我，犯规抄袭的是我！

嗟乎！世间之事有时真的是良

莠难分真假莫辨！而于我，则始终

信守“巧伪不如拙诚”的教条，做人

处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忠

诚老实，立德修身，未敢懈怠松弛。

考 试
□ 雷国裕

翩然扬袂者谁子
陌上酣歌缓缓归 张德华 摄


